詞書中連字符的功用
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為例
盧廣誠

1、 前言

教育部在95年10月14日公布「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以下簡稱「台羅拼音」）之後，爭議多年的閩南語拼音系統終於塵埃落定。教育部也在去年底公告了《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以下簡稱《常用辭典》），也將辭典中原有的「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簡稱TLPA）標音改為台羅拼音。台羅拼音除了可以用來做為台灣閩南語的標音系統，也是台灣閩南語在漢字之外的另一套文字符號。也就是說，在書寫台文的時候，除了可以選擇使用漢字之外，也可以全文使用台羅拼音，或者漢字及台羅拼音混合使用。
使用漢字書寫任何語言，都不需要將詞語斷開，但是用羅馬字書寫的文字，詞與詞之間必須留有詞界。例如以下的這句華語：「我請你吃午飯。」用了六個漢字，其中的每一個字都緊接著排列，中間沒有任何詞與詞的分界，我們無法從漢字的排列看出這個句子裡到底有幾個詞。如果把這句話翻譯成英語的書面形式，我們會看到：‘I will buy you lunch.’ 由字母之間的間隔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句子裡有五個詞。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漢字書寫的文字不需要斷詞，但羅馬字書寫的文字則需要斷詞。
問題在於過去使用漢語系統語言的人，通常只知道有「字」而不太在乎什麼是「詞」。明明英文裡表示意義的語言單位是「詞」(word)，不是「字」(character)，但是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這個英文句子裡有兩個字我不認識。」或者是：「學英文要多背英文單字。」在台灣，即便是語言學者，也習慣用「字」而不習慣用「詞」。因此《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中有「連字符的使用原則」；教育部針對台羅拼音的連寫問題成立的小組稱為「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連字符小組」。其中用的都是「連字符」而不說「連詞符」。可見多數人心裡只知道有字，即使語言學者顯然知道語言中有詞，但說話、思考時，還是不自覺的用「字」來取代「詞」。
其實漢語系統中的「字」雖然是書寫單位，但有時候也正巧是語義單位，所以和屬於語義層面的「詞」很容易混為一談。可是漢語中也有很多多音節詞，這時候「字」就未必是「詞」了。例如華語中「蝌蚪、蜻蜓、徬徨、徘徊」都是雙音節詞，其中的任何一個字單用時都沒有意義，必須結合成雙音節詞才能在語言中使用。此外「黑板、白天、黃昏、工人」也都是雙音節詞，但其中的每一個漢字都有單用時的意義。古代的文言文中，單音節詞佔了多數，所以字、詞之間的分界，在使用漢字書寫的文獻中就不大受到重視。
但是既然羅馬字也是一種台文的書面文字符號，在書寫時就不能不考慮到音節之間連寫與分寫的問題。《常用辭典》中，全文的收詞及用例──包括單詞、詞組、句子──都要加註台羅拼音。其中的台羅書寫就必須在音節間的連寫與分寫方面樹立典範，將台羅拼音的連寫、分寫方式規範化，以便將來想要以台羅拼音作為台文書寫工具的人有所依循。筆者有幸參與《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連字符的檢校工作，將在本文中談一談檢校時面對的問題，以及思考解決之道時的心路歷程。
2、 文獻查考

究竟連字符要在什麼地方使用呢？《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中的「連字符的使用原則」說：「凡辭典中列為詞條者，應為一個詞 (word)，可以連字符『-』連結。如：『辦公』應標成 pān-kong。」這個說法看來簡單，但實際上一般人對「詞」的定義未必了解。到底「詞」的定義是什麼呢？葛本儀 （2002） 給「詞」下的定義是：「詞是語言中音義的結合體，是最小的可以獨立運用的造句單位。」但即使看懂了這個定義，多數人對什麼是「詞」也還未必能完全掌握。
至於「辭典中列為詞條者」是不是就一定是「詞」呢？是不是就一定要連寫呢？答案也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中國因為早期曾經考慮以漢語拼音的羅馬字取代漢字，所以從二十年代就開始討論音節間的連寫、分寫問題。陸志韋（1964）的序言中就說：「二十年代以來，構詞法問題總是結合著拼音文字提出來的。拼音文字怎樣把音節按詞聯寫，規範化詞典該收哪樣的詞，總得有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基礎。」可以知道中國早期構詞法的研究動機之一，就是要解決用羅馬字書寫漢語的連寫、分寫問題。
中國構詞法研究的成果，最後體現在《現代漢語辭典》中。這部詞典的凡例3.9說：「多音詞的注音，以連寫為原則，結合較鬆的，在中間加短橫‘-’；詞組、成語按詞分寫。有些組合在中間加斜的雙短橫‘//’，表示中間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在中間沒有插入成分時連寫；中間有插入成分時分寫。從這段說明我們可以知道，《現代漢語辭典》中收錄為詞條的不光是「詞」而已，其中還有詞組和成語，所以收錄為詞條的未必都連寫。其中有連寫的，有分寫的，有加入短橫的，也有加入斜的雙短橫的。我們先來看一看《現代漢語辭典》中某些詞條標音的實例：
五金 wŭjin
五花肉 wŭhuaròu
五經 Wŭ Jing
五日京兆 wŭ rì jingzhào
五雷轟頂 wŭ léi hong dĭng
五四運動 Wŭ-Sì Yùndòng
五一勞動節 Wŭ-Yi Láodòng Jié
打仗 dă//zhàng
聽見 ting//•jiàn
從以上的抽樣中我們可以看出，「五金」、「五花肉」是多音節詞，所以連寫。「五經」是專有名詞詞組，兩個音節分別大寫，但並不連寫。「五日京兆」是成語，其中「五日」不是詞，所以分寫，「京兆」是詞所以連寫。「五雷轟頂」也是成語，是由四個單音節詞合成的固定詞組，所以四個音節分寫。「五四運動」是專有名詞，其中的「五」「四」是月份和日期，分別大寫，但這兩個字又有較一般詞組更緊密的關係，所以用中間加入短橫的方式連結；「運動」是一個詞，必須連寫，又因為是專有名詞，所以第一個字母大寫。「五一勞動節」也是相近的例子，只是「節」是單音節詞，所以和其他成分分寫，但因為是專有名詞，所以每一個詞的第一個字母都大寫。

至於「打仗」、「聽見」這兩個詞中間都加入了斜的雙短橫。這是因為「打仗」可以擴充為「打過仗」、「打了一仗」；「聽見」可以擴充為「聽得見」、「聽不見」的緣故。這種詞典標音中的雙斜線是輔助學生學習用的，在全文以漢語拼音書寫的文章中不會出現。「打仗」、「打倒」的漢語拼音必須連寫；「打過仗」、「打了一仗」、「聽得見」、「聽不見」就必須分寫。這類詞也稱為「離合詞」。董紹客、閻俊杰（1996）對離合詞的解說是：「指構詞語素之間可以插入別的成分進行擴展的合成詞。如：“幫忙～幫個忙、幫過忙、幫了個忙、幫不了忙”。其特點在於兩個構詞語素可離可合。一般認為合在一起是詞，分開之後擴展為詞組。從內部結構形式看，主要是動賓結構的合成詞。……有人也把“ 打倒～打得倒、打不倒；抓緊～抓得緊、抓不緊”等動補結構看做離合詞的類型。」
從以上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和語詞典》中收錄為詞條的，漢語拼音的連寫、分寫情況很複雜，並不是所有詞條一律連寫。這種情形其實在對「詞」的概念相對明確，而且幾百年來書面文字都分詞界的英語中，也不是很容易用簡單的話就可以說清楚合成詞間要連寫或分寫的問題。例如英語中的 ‘every day’ 和 ‘everyday’ 就是兩個不同的詞。分寫的 ‘every day’ 表示「每天」，是一個當作時間副詞使用的詞組；連寫的 ‘everyday’ 表示「日常的」，是一個形容詞。英語詞典中的詞條也未必都連寫。我們用《新世紀英漢辭典》為例，看看其中的一些詞條：
weather天氣

weathercock風信雞

weatherproof耐風雨的
weather map氣象圖
weather station氣象台

weather-beaten飽經風吹雨打的

weather-bound因天候惡劣而停航的

Weather Bureau氣象局

以上例子很清楚的顯示，英語詞典中收錄的詞條有連寫的也有分寫的，其中更有加入「連字符」的，情況也相當複雜，並不是單純的一律連寫。
有了以上背景知識，下一節我們就來看看教育部連字符小組對詞的連寫訂下了哪些原則，《常用詞典》中的詞條是不是就一律要連寫呢？

3、 《常用詞典》中的連字符
    《常用詞典》在編輯之初，採用TLPA標音。TLPA是一套音標系統，不存在連寫、分寫的問題。教育部公布台羅拼音之後，決定將辭典中的標音改為台羅拼音，台羅拼音因為是文字符號，就必須將辭典中的多音節詞以連字符連寫。為了因應這樣的改變，教育部一方面成立了「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連字符小組」，研議連字符的使用原則，一方面也委請電腦專業人士將辭典中的TLPA轉換為台羅拼音。以電腦進行標音系統的轉換，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作業，但對連字符的使用卻無法逐筆審閱，只能以一個個簡單的指令來決定哪些音節間要加入連字符。
    負責轉換作業的工作人員掌握的唯一原則是：辭典中收錄為詞條的多音節詞連寫，辭典未收錄為詞條的不連寫。轉檔之後，再由檢校小組全面檢查，看看連字符的使用是否正確。檢查的結果，發現有些該連寫的詞，因為辭典中沒有收錄為詞條，因此沒有連寫。另外有一些不應該連寫的詞組，因為在辭典中收錄為詞條，因此都連寫了。當然還有一些接近英語 ‘every day’ 和 ‘everyday’ 的例子，也就是相同的組合，在某些用法中應該連寫，但在某些用法中應該分寫的情形，這都不是電腦轉腦能分辨的，必須檢校小組逐筆審閱，再來進行判斷。
    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些應該連寫，但轉檔後卻分寫的例子。這些主要是華語、臺閩語之間的對音詞
。這些多音節的組合單位都應該是詞，但電腦轉檔時卻因為在辭典中這些詞沒有收錄為詞條，結果都沒有加入連字符。我們來看幾個這類的例子：「兵力、下班、下課、下令、丈夫、丈量、平凡、凡事」等，這些都是必須連寫的雙音節詞，但辭典中都沒有連寫，因此檢校時就必須在這些雙音節詞之間加上連字符。
    另外有一些不需要連寫的詞組，因為辭典把這些詞組都收錄為詞條，因此轉檔之後，這些詞組之間都加入了連字符。下面就是一些這類的例子：「毋是（不是）、毋驚（不怕）、毋知（不知道）、毋捌（不認識）、攏是（都是）」，以上這些都是由兩個單音節詞構成的詞組，原則上不需要連寫，但轉檔後中間都加入了連字符，檢校時這些詞組中的連字符都要刪除。不過像「毋通」這樣經常使用的詞組，最後還是決定保留連字符，因為英文裡的 ‘can’ 跟 ‘not’ 也經常連寫成為 ‘cannot’。

    最麻煩的是，有些兩可的組合，必須在句子中才能判斷是詞組還是詞，也才能決定必須連寫還是分寫。例如：「內面有人」（裡頭有人）、「厝內無人」（屋子裡沒人）的「有人」、「無人」是詞組，必須分寫為 ‘ū lâng’、‘bô lâng’。但在「有人趣味拍球，有人心適看戲」（有人對打球有興趣，有人覺得看戲比較有趣）、「你恬恬莫出聲，無人會講你是啞口」（你閉嘴不說話，沒有人會說你是啞吧），這兩個句子裡的「有人」、「無人」就是詞，必須連寫為 ‘ū-lâng’、‘bô-lâng’。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若無」的組合可以是詞組，表示「如果沒有」的意思；但「若無」也可以是詞，表示「要不然」的意思。例如：「我若無提醒，你久來就會袂記得」（我如果沒有提醒，久了你就忘了），這裡的「若無」是詞組，必須分寫為 ‘nā bô’。但是在「好佳哉有你出頭，若無這件代誌就做袂了矣」（還好有你出頭，要不然這件事就做不完了），這裡的「若無」是詞，所以必須連寫為 ‘nā-bô’。
    關於離合詞，「連字符使用基本原則」裡說：「動詞和賓語分寫」，但辭典中很多常用的動賓結構詞組，如「講話」、「讀冊」都收入了詞條中，所以轉檔後自然都連寫了。基於這些說法在口語中都非常常用，也都被認為是一個語義單位，所以檢校時也就維持連寫，沒有斷開。至於動補節構詞組，「連字符使用基本原則」說：「動詞（或形容詞）和補語，兩者都是單音節者連寫；其餘的情況，分寫。」所以「講煞」（說完）、「寫了」（寫完）都要連寫。檢校時則遵守這項原則，把轉檔後分寫的單音節動詞加單音節補語間，加上連字符。

4、 連字符在詞書中的功用

到底連字符在辭典中的功用是什麼呢？前面說過，以漢字為文字符號，書寫時是不需要斷詞的。其實早期以漢字書寫的文獻，別說是斷詞，連句子也沒有斷開。新文化運動之前，讀漢字書籍的人無論讀的是文言文的四書、五經，或是白話文的章回小說，都沒有用標點符號將句子斷開。從前的人進學堂讀書，要學習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自己學會在閱讀時要能夠斷句。新文化運動之後，為了普及教育，使閱讀更為容易，不但全面推行白話文，同時也引進新式標點符號，使得閱讀變得更為簡單、快速。
漢字因為字形較多，在閱讀上比較容易幫助讀者靠著字形直接解讀文字的意義。若改用羅馬字，意義的解讀完全依賴拼音符號所拼出的聲音，要是也像漢字書寫的文字一樣，不將詞語斷開，對閱讀者要解讀出拼音符號的語義會是非常艱鉅的任務。有了連字符，不但可以掌握句子中哪些音節合成詞了，同時也可以釐清一些可能造成語義混淆的組合。例如：「掠猴」分寫表示「捕捉猴子」、連寫則表示「捉姦」；「食豆腐」這個說法若「食」和「豆腐」分寫，就表示是字面上的意思；若連寫，則表示「用言詞調戲異性」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說，連字符是用羅馬字書寫台文時，新增的一個標點符號。用兩個連字符 ‘--’ 來標注輕聲，則是另一個新增的標點符號。這些新增標點符號的功能，都在於提高羅馬字台文的解讀辨識度，使得羅馬字台文更容易讓人讀懂。
辭典中的用例加入連字符，一方面可以規範台文羅馬字的書寫方式，同時也有示範的作用，對於想要採用台羅拼音作為台文書寫文字的人，可以藉著這本常用辭典模仿、練習，遇到問題時也可以隨時查詢、參考。我想這就是連字符在辭典中最主要的功能了。
當然連字符的功用也有其極限。有人期待連字符可以有助於解決台閩語連讀變調的問題，但連字符的功能是屬於語義、語法層面的，連讀變調卻屬於音韻層面，所以連字符對於變調其實是無法發揮任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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